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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新生活》八位戲劇人：
現實生活中，單純靠戲劇能不能掙到

錢？這是貫穿《戲劇新生活》始終的問

題。這部在疫情期間錄製的戲劇真人秀

裏，八位戲劇人一起來到浙江烏鎮，在8

周的時間內他們在此生活、進行戲劇創

作，其間所需的主要資金，都要戲劇人們

自己努力賺取。《戲劇新生活》最終在豆

瓣拿下9.3分，任意點開一集節目，都有

觀眾在彈幕裏表示，自己願意走進劇場。

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上，綜藝裏呈現過的

五齣劇目一開票便迅速售罄。參與者們更

願意認為這是「《戲劇新生活》現象」。

相對於影視、音樂等大眾娛樂形態而

言，戲劇常被劃歸為「小眾藝術」。「有

人問我，戲劇做綜藝不覺得丟臉嗎？我想

反問，綜藝不做嚴肅藝術不覺得丟臉

嗎？」在發起人、內地藝人黃磊眼中，

《戲劇新生活》探索的是戲劇「擴圈」的

門道，「遍地都是六便士，但他們抬頭看

見了月亮。（意指理想與現實的關係）」

在《戲劇新生活》裏，「能不能掙錢」
的問題被擺到了枱面上。面對黃磊的

提問，趙曉蘇直截了當表示「沒戲」，丁一
滕則心虛回答「我覺得可以，但我還沒掙
着」，唯一篤定稱「能掙錢」的劉曉曄，演
了14年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如今人
到中年依然零存款。在這個嚴格限制經費的
綜藝真人秀裏，八位戲劇人要靠自己賣票來
實現戲劇夢想。為了湊齊租劇場的錢，他們
在烏鎮的大街上使出渾身解數，向圍觀的人
群介紹即將上演的劇目，然後拿出二維碼，
「只要您來看，給多少錢都行」。臨近開
場，票價從一百元（人民幣，下同）一路降
至五十元，再降至二十元，「卑微得不
行」。但，這是戲劇的現實土壤。

賣票賣足11小時「回房腳都腫的」
「我現在踏上西柵大街就發慌，生怕又要
賣票，都有心理陰影了。」趙曉蘇表示，綜
藝最終呈現的已經很克制了，現實比這更殘
酷。「只是拒絕也就算了，但有的人滿口答
應又反悔，留了聯繫方式說得特別好，演出
的時候聯繫他又裝作不認識。」從早上9點
半錄製開始，每天要賣足11個小時。「回
到房間裏，腳都是腫的。」
劉曉邑分享了一個真實的笑
話。「這次回到烏鎮，我跟

曉蘇在民宿吃

飯。我拉開冰櫃想買飲料，第一個反應就是
看標價，然後看哪個都就覺得太貴了喝不
起，又把冰櫃給關上了。後來還是曉蘇反應
過來說，咱們沒在錄節目，這回能花自己的
錢了。我趕緊衝回去，抱了一堆飲料跟他敞
開了喝，太爽了。」
綜藝錄到後期，吳彼說想做一部貼合節目

主題的劇，也就是第九期的《一座劇院》。
故事的主角皮皮想建一座劇院，好不容易有
個商人願意提供免費場所，可是需要50萬元
的裝修費用。在尋求資助的過程中，投機者
紛至沓來，把劇院變成了一條「四不像」的
商業街。當皮皮終於靠辛勤工作擁有了一座
劇院時，已經八十歲了。

沒明星沒話題 廣告商不願資助
這個在劇中被設定為「可笑」的想法，其實
正是每一位戲劇人的夢想。「這個地方的裝修
不用很華麗，但是要足夠結實。人們走進這
裏，就像走進教堂一樣虔誠。這個封閉的環
境，可以隔絕糟糕的天氣。他們走進來，也許

會開心地笑起

來，或者流幾滴眼淚。」
「不賺錢仍要做」是戲劇人骨子裏的執

念，《戲劇新生活》的籌備過程就是證明。
黃磊坦言節目是「招商困難戶」，「廣告商
一聽沒明星、沒話題，都打退堂鼓了。」最
終，黃磊代言的一個品牌出於支持做了冠名
商，其他幾個贊助商也是靠人情拉來的。「單
純做一個商業的東西很容易，好好地做一個作
品、讓它成長，需要點勇氣和耐心。」
「節目播出時，有人質疑我，說戲劇這麼

高雅的藝術怎麼能去與線上綜藝做結合呢，
這是不是一種墮落？」黃磊言辭鑿鑿地否定
了這種說法，「《暗戀桃花源》演了15
年，600場左右，按照平均1,200人的劇場
算，有72萬人看過，這在戲劇行業已經是
天文數字了。但《養雞場的故事》播完第一
天，就有上千萬人觀看！」

綜藝助吸受眾 戲劇「迎新生活」
內地著名編劇史航在錄製「看理想電台」

時，把戲劇比喻為一扇隱秘的小門。「很多
人永遠路過，又永遠不走進去。可一旦走進
去，就會被那個充滿魅力的世界所吸引，而
久久停留。」

「現在很多人來祝賀我，說戲劇終於
『破圈』了。但我覺得，更理想的說
法，是『擴圈』—當更多的受眾
湧進來時，圈子就會擴大，這
也意味着小眾文化有機會走
向大眾。」黃磊記得賴聲川
在節目結束時對他說，自
己終於明白什麼是「戲
劇新生活」了。「不是
戲劇人在這裏的生
活，也不是戲劇讓大
家看到了另一種生
活，而是戲劇本身迎
來了新生活。」

藉真人秀
「加票，加票，加票！」10月15日夜晚十
點半，在烏鎮水劇場門口，排隊撿漏《倒
影》門票的觀眾在淅瀝的小雨中齊聲呼喊，
他們當中最早的下午兩點就在這裏等候了。

「大麥網上搶不到票，有經驗的前輩告訴我，烏鎮
戲劇節規定遲到五分鐘不得入內，所以開場後那些
空餘的座位可以讓給門口的觀眾，先到先得。」年
輕的姑娘身披雨衣，虔誠地祈禱晚上能有餘票放
出。
在後台，已經換上舞台妝的丁一滕正在與趙曉蘇

討論最後的幾個細節。這是該劇第一次從線上回歸
線下，作為導演的他興奮中帶着隱隱的擔憂。「室
外環境戲劇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丁一滕推開門看
了看舞台邊圍坐着的觀眾，叮囑工作人員趕緊把備
好的雨披送去分發。「也不知道雨裏的燈光投影、
音箱效果能不能出來。」他皺了皺眉頭。
然而，一切的擔憂在演出開始後都消失殆盡。飄

落的小雨伴隨着變幻的燈光，讓整個水劇場充滿了
一種夢幻的感覺。圍坐其中的觀眾既是看客，也是
劇中的村民。「我是你的倒影—我是你的肉體—
我也可以是你的倒影—我也可以是你的肉體。」當
飾演孤獨漁夫的善惡靈魂的丁一滕與趙曉蘇相互纏
鬥時，不少觀眾甚至能小聲地背誦出劇中的名句。
三米高的火堆在人們的眼前被點燃，又在兩桶熱

油的潑灑下炸裂出劈里啪啦的響聲，熱浪滾滾襲
來，讓現場的一切都變得如此真實。「值回票
價！」那位排了整整八個半小時隊伍的姑娘等到了
餘票，回憶起現場，她仍激動到不能自已。「丁一
滕衝向湖邊看着自己的倒影，往臉上潑着水，我瞬
間感受到了主人公的絕望與冰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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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青年戲
劇人中，丁
一滕算是學院
派的代表人物，
剛剛從中央戲劇學
院導演系博士畢業的
他，今年又成為了北京大
學藝術學院的博士後。舞台上的
丁一滕魅力四射，2015年因一場演出，
他被觀戲的歐洲戲劇大師—尤金尼奧．巴
爾巴一眼相中，邀請其前往丹麥歐丁劇
團，成為這所著名劇團建團53年裏第一個
中國特聘演員。
然而，錄《戲劇新生活》的第一天，這
位「舞台金童子」就崩潰了。後來，丁一
滕在微博裏坦言「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
裏，在幹什麼，或者說就是一時之間的驚
慌失措」。那天晚上，他避開眾人，坐在
漆黑的河邊抱着烏克里里唱了一首
《逃》。許多觀眾對這個場景印象深刻，
此時的他們雖然還不認識眼前的小胖子，
但他強裝鎮定的表現令人心疼，「小胖丁
加油」在彈幕上刷屏。
「丁一滕不是唯一崩潰的戲劇人。劉曉
曄當晚就翻牆跑了，被保安抓了回來。」
回憶起「兵荒馬亂」的初始現場，黃磊笑
着說，節目中找來的戲劇人誰也沒錄過真
人秀，看到那麼大的陣仗都很不習慣。
「後來我一個個去找他們談心，我說咱們
錄這個節目，『戲劇』才是第一位的，所
以你們只要好好排戲，展現最真實的一
面，就行了。」

根據節目組的要求，八位戲劇人要在
兩個月的時間排出十部戲，而他們的爭
論與合作、崩潰與喜悅、艱難與堅持則
通過一部部戲劇的構思和排演，真實地
呈現給觀眾。隨着《戲劇新生活》的熱
播，改變也在悄然發生。丁一滕曾在錄
製期間請假去蘇州演出，回來後他興沖
沖地給黃磊發了條微信：「黃老師，牛
掰了，滿座兒！」

冀抓一切機會 做更多好劇
「我很感謝這個節目，它給我帶來了關

注，許多觀眾因此走進劇場來看我的
戲。」如今，丁一滕最忙的時候，同日有
四部戲在全國巡演，而他的最新嘗試——
與魔幻藝術家Yif聯合打造的《畫皮2677》
則有了固定的演出場地，在北京駐場上
映。「我每天都缺覺，但更多的是興
奮！」丁一滕自嘲「之前被憋太久了」，
現在只想抓住一切機會，去做盡可能多的
好劇。

《戲劇新生活》
「破冰」後，丁一滕以「戲劇嘉
賓」的身份登上了內地另一檔綜藝——
原創音樂節目《明日創作計劃》。當被
直截了當地提問「是為了賣票麼？」
時，丁一滕回答得很坦誠：「通俗點
講，我是靠戲劇來吃飯的。而且我並不
是一個人，我身後還有一個團隊，需要
體面地活下去。所以，只要是從戲劇出
發，為了戲劇的宣傳和推廣，各種形式
我都願意去嘗試。」

為達角色醉態 喝到酩酊大醉
2017年發生過一件讓丁一滕永遠都忘

不了的事。當時他正在籌備自編自導自演
的話劇《醉夢詩仙》，手裏拿着參加北京
國際青年戲劇節得到的一萬五千元（人民
幣，下同）贊助，還差一筆做舞美和服裝
的錢。在最焦慮的時刻，上天用另類的方
式給了他「幫助」——丁一滕出了一場意
外事故，對方賠了五萬元，他用這筆賠償
金解決了缺錢的問題。
帶着喜悅又悲壯的心緒，丁一滕全情

投入到《醉夢詩仙》的排演中。演李白
的時候為了達到角色的醉態，他每次都
喝真酒，喝到酩酊大醉，然後在謝幕時
流淚。「我在憐憫我自己。」丁一滕有
些唏噓，但他隨即又坦言，如果再來一

次還是會這麼
選。「我可以把命都擱台
上，錢又算得了什麼呢？」

不顧導演勸阻 寒冬咬牙跳湖
「小胖丁是戲瘋子！」黃磊回憶起

《倒影》的「跳水」場景，感慨道，
「在創作時，丁一滕覺得分飾漁夫善惡
靈魂的兩人，如果在纏鬥時能衝着水中
的『倒影』跳下去，可以把戲推向新的
高潮。」然而，此時的烏鎮正值寒冬，
氣溫零下，水裏冰冷刺骨。黃磊和總導
演嚴敏誰也勸不住，眼睜睜地看着他抱
着趙曉蘇「跌落」湖中，被撈起來的時
候兩人的牙齒都在咯咯發抖。
丁一滕坦言，他一直是帶着向戲劇之

神「獻祭」的態度，在玩命折騰自個
兒。「很奇怪的，我通過表演把生命中
最寶貴、最熱愛、最疼痛的東西，毫無
保留地拿出來與觀眾分享，反而從中得
到了某種慰藉。」對他來說，劇場有着
神奇的治癒功能。「我可以從觀眾的眼
神裏看到關心、擔憂、溫暖，他們給予
了我無盡的力量。我需要舞台，遠勝舞
台需要我。」

「學院派」：

兩個月十部戲 崩潰中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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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雞場的故事》劇
照。 組委會供圖

● 烏鎮戲劇節期間，觀看戲劇
演出的觀眾蜂擁而至。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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